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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重返联合国40年
文 / 邓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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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回望历史，1971年新中国重

返联合国的那次外交胜利来得突

然，却也着实不易。它的背后，体现了国

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和不同阵营力量的此

消彼长，也体现出了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和

外交官们的变通和智慧。

此后至今的40年，一个古老东方大

国的胸襟与魄力，责任与担当，逐渐成熟

与进步，都在联合国这个最大的国际舞

台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当年被非洲兄

弟抬进联合国，到如今成为维护世界和

平与公平正义的重要力量，中国对联合

国作用与责任的认识和理解也随着时间

的推移悄然走向成熟

新中国这样重返联合国
联合国里以欧美占绝 对优势的力

量格局从上世纪60年代起被逐渐打破，

“反对接纳北京的传统投票集团”最终

不可避免地瓦解了。

1971年，有两件大事出乎毛泽东的

意料。一件是“林彪自我毁灭”，另一件

就是新中国终于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

席位。

是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以76票赞

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

过了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

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提

案（简称“两阿提案”）。联合国秘书长

吴丹当下发来邀请电，请中国政府派代

表团重返联合国。

好消息来得突然，却也着实不易。

非洲国家再推“两阿提案”
事实上，从1950年起，每届联合国大

会都要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但是，美国

每次都以“延期讨论”这一问题为名加以

否决。直到1961年，新西兰代表首先提出

“把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大会日程”，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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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苏联提出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权问题”列入大

会日程，这两个要求均被大会采纳，美国的“拖”字战术由此

未能再奏效。

也正是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亚非独立国家先后诞

生，联合国里以欧美占绝对优势的力量格局开始逐渐被打破，

新中国重返联合国渐露曙光。

这些联合国新增加的亚非国家多达56个，占当时联合国成

员国近一半。其中，绝大多数刚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出于和中

国有着共同遭遇、相同目标而旋即成为联合国里支持中国恢复

合法权益的强大力量。

这股力量与反对中国的势力，足足较量了11年之久。在“延

期讨论”策略不奏效之后，美国又抛出“任何有关中国代表权

的问题需经大会2/3多数票同意”的所谓“重要问题”案来加以

阻挡，但年复一年地通过所谓“重要问题”案时，反对的票数

逐年增多。

到1970年25届联大上，支持阿尔巴尼亚等18国提出的新中

国恢复合法权利的有51票，反对的47票。支持票数第一次超过

半数，但因不足2/3未能通过。

不过情势已不可阻挡地朝有利中国的一面发展。1970年的

第三世界不结盟国家元首会议，联合声明集体支持中国重返联

合国。次年，中加建交，和1964年的中法建交一样，重创美国阵

营。

此外，中国还获得了拉美国家的一些支持。当时的外交部

翻译，后任驻法大使、外交学院院长的吴建民解释道：“当时

拉美一些国家在争取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权利，但是美、苏

主导的第一次海洋法会议通过《领海和毗连区公约》，规定各

国领海和毗连区不得超过12海里，拉美国家对此始终予以抵

制。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支持他们获得这方面的权益，这也使

得我们获得了一些拉美国家在联合国问题上的支持。”

有感于当时的国际环境，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后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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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中这样表述：“反对接纳北京的传统投票集团已无

可挽回地瓦解了，以前支持我们的几个国家已经决定在下次表

决时转向支持北京。”他并在一份口述给基辛格的备忘录中又

再次强调：“我认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票数去阻挡，接纳的时刻

比我们预料的要来得快。”

这一点，终以“两阿提案”被高票通过得到印证。其中，赞

成票中的非洲国家票数，高达三分之一。

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
即使意识到“无法阻挡中国返联”的形势下，美国还在为

保住台湾国民党当局席位“最后一搏”。

1971年8月，美国常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乔治·布什向联合国

秘书长递交了一封书信及备忘录，强调“双重代表权”。它的要

点，用布什的话解释说：“我们不讨论谁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

府，我们所做是以联合国这个政治为主的组织对此一现实中华

民国一直以来是联合国忠实会员，另一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则统

治着更多人口做政治上的决定。”换句话说，美国主张“中华民

国”与新中国同时拥有代表权。由此，美国以“双重代表权”在

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目的昭然若揭。

虽然蒋介石曾喊出“汉贼不两立”，但面对唯一可能在联

合国有一席之地的最后机会，国民党当局默然接受了这一提

法。

为了拉赞成票，尼克松亲自给许多国家的首脑写信，国务

卿罗杰斯和布什也分别在联合国内外与一百多个国家的代表

进行了二百多次谈话。美国有些议员甚至扬言，如果通过“两阿

提案”，将削减美国给联合国的经费。

联大投票之前，毛泽东特意询问了外交部欧美司司长章文

晋关于“两阿提案”和“双重代表案”的通过可能。章文晋介绍

道，要在联合国投票过半数，需要得到66张票。如果算上1971

年和中国新建交的联合国会员国，“今年‘两阿提案’可能得到

61张赞成票，这是满打满算。”

“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今年不进联合国。”

毛泽东听罢思索后，这样表示。

不过，10月25日投票当天，联大首先在投票中否决了由澳

大利亚、日本等22个国家提出的，把驱逐“中华民国”在联合国

的代表的提案作为重要问题讨论（“逆重要问题案”）。结果一

出，会场上爆发出热烈掌声。而见此情景，“CHINA”席上的国

民党“代表”们一片混乱，“首席代表”周书楷索性在“两阿提

案”进行表决之前，便跑上讲坛，宣布“中华民国代表团”不再

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任何议程。

其后，“两阿提案”率先获得通过，于是，“双重代表案”

根本没有付诸讨论就成为了一纸废案。

遭驱逐的台湾国民党当局代表们悻悻离场。多年后，时任

国民党当局驻美“大使”沈剑虹在回忆录中披露了台湾丧失联

合国席位的另一个原因：“我们不能支持任何允许中共进入联

合国的动机，尽管这项建议（双重代表权）也要求保留‘中华民

国’的联合国席位。当‘友邦’询问我们，我们希望代表如何投

票时，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不知道我们到底需要他们

做些什么。”

印尼外长没听总统的指令
当时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后来曾若有所思地

说，从“双重代表案”最后投票的顺序来看，“两阿提案”的胜

利也是必然。

其实，当时的联大主席、印尼外交部长马立克为助中国一

臂之力，确实在投票环节进行了一个“技术处理”。

马立克曾追随印尼革命斗士、也是中国领导人的朋友苏加

诺。第26届联大召开前夕，他出任联大主席。当时，他敏感地意

识到，1971年可能是中国重返联合国的一次契机，于是，他设法

与在澳门的密友司徒眉生取得联系，并委托后者想办法了解到

中国高层对重返联合国的提案想法。

然而，一直到1971年9月，司徒眉生仍得不到北京方面的任

何反应。9月初，马立克与司徒眉生在香港碰面。马立克取出一

份文件递给司徒眉生，面有难色地说：“关于本届联大讨论中

国加入联合国的议案，苏哈托总统（苏加诺之后担任印尼总

统）已经给我下了训令。你拿去看看。”司徒眉生接过文件，只

见“训令”上写明：要求对阿尔巴尼亚等国提交的支持恢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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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国席位的提案投弃权票，对美国的提案投赞成票。

司徒眉生问马立克：“你研究过联大议事规则和主席的

职权没有？有无特别发挥的空间？”马立克回答说：“仔细研究

了，空间还是有的。”

沉吟片刻，司徒眉生建议道：“你现在已被选为本届联大

会议主席，就不能站在一国外长的角度处理问题，而应站在联

大主席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处理问题。”“你作为印尼外交部

长最多不过干一二十年，可印尼作为联大主席国是百年才一遇

的事情，而你个人能担任联大主席，更是千载难逢啊！这是历

史的重托啊！你要紧紧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争取流芳百

世啊！”

听罢司徒眉生的话，马立克基本下定了心意。

投票当天，联大一改往日计票方式，采用公开唱票的方

法。于是，一些国家不得不慎重考虑，是否再追随美国投票。当

“两阿提案”获得通过后，马立克举起手中的木槌，果断裁决：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就意味着台湾已

丧失联合国席位，无需对台湾席位问题再进行表决。”

伴随着这一锤定音，中国为恢复合法权利而经历的22年斗

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布什反问“基辛格在北京做了什么”
投票之后，沈剑虹问布什：“我们究竟做了什么，使得我们

的朋友几乎不承认我们了？”布什反问道：“基辛格在北京做了

什么？”

当年10月25日，基辛格恰恰还在北京访问。他在第一次秘

密访华时主动告诉周恩来，尼克松已经决定，美国今年将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席位，但不同意从

联合国驱逐台湾国民党当局的行动。在尼克松访华前，如果美

国听任台湾国民党当局失去联合国席位，将使尼克松处于非常

困难的境地。“我估计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大。”基辛格不假

思索地说，“明年还差不多。待尼克松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

了。”

“我看不见得吧？”已经得知好消息的叶剑英和副外长乔

冠华在送行基辛格的路上如此回应道。果然，基辛格在离京

的飞机上得知了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消息。有资料记载，他当时

一愣，自我解嘲地对助手们说：“我的话应验了，光是中美接

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对此连我自己也认识不

足。”

基辛格一度指责布什，应该把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议程拖延

至他从北京返回后。正是由于摸不清美国对中国的真实态度，

一些国家代表犹豫着投了支持中国返联一票。

但尼克松之后在回忆录中清清楚楚地写明，是他有意让基

辛格在外面多呆一天，不要在表决这一有争议问题时回国。

不管尼克松当时出于怎样的考虑，于手舞足蹈的第三世界

国家代表而言，中国重返联合国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反对“美帝

国主义”的一场重要胜利。

1971年11月1日，联合国总部自北边数第23根旗杆，青天白

日旗被降下，五星红旗开始高高飘扬。

天时、地利、人和，新中国就这样被“抬进了”联合国。

从不参加投票到全面合作：中国在联合国四十
载角色变迁

在中国为数不多的几次动用否决权的提案中，除了台湾问

题，大多与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有关。

“一九七一，十一月十一，万里大洋横渡，一望长空尽碧。

此去欲何为？入虎穴，擒虎子！”借用临行前毛泽东的嘱托，副

外长乔冠华在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联合国的飞机上，写下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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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句壮志豪情。

逝者如斯夫，当年以“擒虎”之势被非洲朋友们抬进联合

国的新中国，如今已是推动国际合作与国际交往的重要力量。

时光荏苒背后，中国一步步体味并探索着大国的担当与责任，

在联合国的舞台上既经历着斗争，也收获了赞誉。

一个“革命者”的姿态
时间回溯至40年前，1971年11月15日，第一次进入联合国

大楼的中国代表团兴奋之余，仍有人感到一丝紧张。毛泽东曾

有名言，不打无准备的仗，但这支代表队伍却是在一周之内匆

忙组建起来的。

“初返联合国，我们对联合国的事务并不是很熟悉，思想

准备也不充分。”联合国问题研究专家、外交学院副院长郑启

荣评价道。他形容，当时中国是以一种“革命者”的姿态出现在

联合国的。

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上的发言中，“革命者”

的姿态和中国最初对联合国的认知亦有明显体现。当时他说：

“我们主张，任何一个国家的事，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

管；全世界的事，要由世界各国来管；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

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不允许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

“联合国确实在最初30年里走过弯路，但当时，我们确实

对它的看法有局限性，先认为它是西方超级大国手中的工具，

后来又认为它是一个‘清谈馆’，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郑启荣

说。鉴于此，重返联合国初期的中国代表团经常在发言和表态

时使用“打倒帝国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的口号性措辞，并

且在一些国际问题中表现得比当事国还激进。

据当时的代表团翻译、后任驻法大使的吴建民回忆，中国

代表在联合国还发明了第四种投票方式：“不参加投票”。他

解释说，原来三种：赞成、反对、弃权，“中国人去了，我在场，

我对它根本不感兴趣，我在场我不参加投票”。后来，有些国家

也沿用了这种方式。

上世纪70年代新华社常驻联合国工作的钱文荣说，由于

代表团对联合国复杂的机构和投票表决程序感到陌生，因此

毛泽东当年也以“首先学习、了解情况”指示代表团，所以中国

代表对不了解的事务一般采取“不介入”的方式。

“不介入”在一些特定的问题上，并不利于大国形象的树

立。吴建民的妻子、同是代表团翻译的施燕华介绍说，中国当

时对裁军委员会就是抱着消极的态度，也没有参加联合国的维

持和平行动。

不过，一个“革命者”的立场和姿态有时也很必要。1981

年，安理会推荐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时，中国支持第三世界提

名的坦桑尼亚外长萨利姆，而美国则支持奥地利人瓦尔德海姆

第二次连任。于是，中国在投票中连续6次否决了对瓦的提名，

最后安理会经协商以秘鲁人德奎利亚尔为唯一候选人才打破

了僵局。这件事，被外界视为是中国在联合国为第三世界而斗

争的一次典型案例。

八次说“不”背后
但不同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

程的加快以及国际形势在一定程度上的缓和，中国外交的指导

思想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其间，中国对联合国作

用的认识开始逐步深入。

中国开始接受联合国的对华援助，从1979年到2000年，中

国接受了4次援助，总金额将近6亿美元，这对中国一些地区改

变贫穷落后面貌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所产生的影响上，中国也开始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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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理性的思考。迄今，中国重返联合国后，在安理会仅动用过

8次（包括一次威胁使用）否决权。与之相对应，美国和俄罗斯

（包括前苏联）的否决权动用次数分别为80多次和120多次。对

此，曾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的秦华孙在回忆录中表示，否

决权“不能不用、不可多用”。郑启荣进一步解释道，这一思路

与中国一贯坚持的外交方针有关：“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奉行独

立自主、不搞对抗，重大国际事务中极力主张通过协商解决分

歧，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方针。这个方针一直持续到现在。”

为数不多的“说不”经历中，就有5次与不干涉他
国内政有关

1972年8月25日，由于当时孟加拉国未获得巴基斯坦的承

认，中国否决了安理会关于孟加拉国加入联合国的决议草案；

1972年9月10日，中国否决了英国等西欧国家在安理会上提出的

有关中东问题的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修正案草案；2007

年1月12日，针对美国和英国提出的有关缅甸问题的决议草案，

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王光亚再次投下了反对票；2008年

7月11日，中国、俄罗斯在安理会表决有关制裁津巴布韦的决议

草案时，两国共同使用了否决权；今年10月4日，时隔三年后，中

俄再次携手否决了法国、英国等国提交的有关叙利亚问题的决

议草案。

“在缅甸、津巴布韦、叙利亚等问题上，我们的判断标准

是有没有影响到国际和平与安全。当我们认为国际干涉无助于

这种问题的解决，有时候反而使这些问题更加恶化，我们就会

投下否决票。”郑启荣介绍说。

一方面是行使权利，另一方面则是捍卫中国的核心利益。

中国大陆的另两次否决票和一次威胁使用否决权都与台湾有

关：

1996年初，海地新当选总统邀请台湾当局“副总统”李元

簇出席就职典礼，中国大陆施压通过对延长联海特派团的相

关决议；

1997年1月10日，否决了安理会关于向危地马拉派遣联合国

军事观察员的决议草案，理由是危地马拉与台湾维持外交关系

以及每年在联合国总务委员会上联署所谓要求台湾“参与”联

合国的提案；

1999年2月25日，否决了安理会关于同意联合国驻马其顿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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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性部署部队延期的决议草案，理由是马其顿政府在当年1月

与台湾进行所谓“复交”。

其实在整个90年代，大陆围绕台湾策动搞“重返”联合国

的活动都予以了坚决回击。即使在李登辉访美和“两国论”盛

行的1995年，大陆和台湾“邦交国”在联合国总务委员会激烈

辩论1971年第2758号决议的来由及其重要性，最终挫败了台湾

的“重返梦”。

维和贡献与人权斗争
在郑启荣和钱文荣看来，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世纪之交

是中国和联合国逐步合作深入的时期，特别以中国参与联合国

维和行动为代表。

1988年9月，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李鹿野致函联合国秘书

长，表示“中国愿意与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一道，对维护

和平行动做出贡献”。

三年半后，1992年4月24日，“八一”军旗引导下的一台台喷

有“UN”字样的白色机械车辆进入柬埔寨金边的中国维和部

队营区。“中国首次派兵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成为当时世界

许多媒体的头条新闻。是年，400名官兵组成的工程兵大队，是

我国第一次向联合国派出成建制的部队，标志着中国军队第一

次走出国门执行联合国任务。

为了顺利完成任务，中国官兵特地找来了有关联合国维和

的文件资料，连夜组织人员翻译。据一位当年赴柬维和的军人

回忆：“我们与各国维和军人一起工作战斗，从外军身上学到了

很多东西，不只是大大开阔了视野，同时也深深意识到中国维

和军人所肩负的历史责任，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

如今中国已是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

多、参与维和行动最多的国家。

不过，“合作深入时期”也面临着激烈的外交斗争。

1989年之后，人权问题突然成为联合国里西方国家针对

中国的一张“利牌”。只不过，1993年至1995年的三次人权会斗

争，都以中国的胜利而落幕。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金永健回忆道，1995年的第51届人权会

斗争最尖锐、最激烈。当时，美国派出了负责人权事务的国务

卿、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分管人权的官员到现场指挥，美国还

在许多国家的首都做了各种工作，施加了各种压力。

为了粉碎美国的图谋，中国代表团的外交官们连夜给中国

在不同国家的驻华大使打电话，及时沟通信息。终于，原本倒向

西方的科特迪瓦等国家最后时刻对西方投出了反对票，中国21

票比20票化解了危机。

力所能及地发挥作用
几番较量、多种合作。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既要进行外交

斗争、维护国家利益，又要力所能及地发挥大国影响力，广泛

参与和支持联合国的各种工作。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和联合国进入了“全面合作”阶

段。回顾中国参与联合国事务的40年历程时，外交部部长助理

吴海龙这样概括道：中国对联合国的认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

样全面；中国对联合国的参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入；中国

对联合国的贡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

郑启荣以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为例表示，中国积极配合

并推动千年发展目标的如期实现。从中国自身来看，中国已经

提前实现了好几个目标，比如2008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个实

现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目标的国家。“中国的发展，就是对联合

国实现千年目标的巨大贡献。”他说，“随着中国自身实力的加

强，中国今后对联合国的参与会更加积极，我们经过四十年的

历史可以感受到，中国需要联合国，联合国也需要中国。因为

在联合国内部也在谈，如何让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对中国来

说，我们也还是要力所能及、量力而为，不应该去承担超出我

们能力的工作，要在力所能及方面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这也

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责任。”

此外，中国还在联合国强烈要求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

新秩序，消除国际上的贫富不均，努力缩小南北差距。而也有

国内学者建议，中国未来在环境保护问题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

间。

“可预见的未来，在国际事务的推进中，如何衡量国家利

益与全球利益，将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挑战之一。”一位学者如

是表述。


